
一个年轻人对快乐的期待布拉斯报”“吉尔

位于密西西比河畔几百英里的法尔威斯特是时常受到大家

袤的人迹罕至的土地。 在称颂的一个地区，那里绵延着一块广

这块土地上， 既看不到白人的大木屋，也瞧不见印第安人的小

棚屋。那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大草原，草原上零星点缀着大大小

小的丛林。阿肯色河、加拿大的格兰德河、雷德河还有它们的

支流灌溉着这片肥沃而青翠的荒原。麋鹿、美洲野牛，还有野

马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驰骋。事实上，这也是法尔威斯特各个

部族的猎苑。奥塞奇人、克里克人、德拉瓦尔人还有其他一些

被驯服、教化了的部族就居住在白人定居者的近旁；而波尼族

员 一个探险家 边境上的一个艺术大师

一位专旅行同伴波尼族印第安人的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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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我到达了吉布森要塞。它是法尔年的

人、科曼奇人的一些凶狠、依旧保持独立的部落，大草原上的游

牧部落或是落基山脉周边的居民也在这一带游弋。我提到的这些

地区成了一个部落的兵家必争之地，谁都无法长久将此据为己有

在狩猎季节，猎人和勇士们无数次重修边界，暂时搭建起他们的

营地。那是用树皮和兽皮覆盖着的凉亭。他们屠杀着大草原上数

以万计的野兽，将鹿肉和野牛肉满载而归；同时，他们还得小心

翼翼地提防着危险的邻族。他们共享的是一种尚武的品性；猎手

们都是全副武装，充满攻击性与防卫性，还有永远不能丧失的警

惕性。他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在他们的长途跋涉中，一旦遇到敌

对的部落，残酷的冲突就会随时发生。他们的营地也总是会遭到

出人意料的袭击。他们的猎手，在分散开来追击猎物时，会被埋

伏的敌人捕获或屠杀。在一些阴森的溪谷中，溪水不断冲刷着四

分五裂的颅骨和骨架；在狩猎营地的近旁，常常会有蛛丝马迹告

诉你这里曾经有血战发生，提醒那些路过的行人，他正在穿越一

个危险地带。下面的文字主要描述的就是在上述狩猎区里一个月

的行程，穿越一块尚未被白人开发的地域。

那是在

威斯特的一个边防站，位于尼欧肖河或是格兰德河上，就在不

远处它汇入了阿肯色河。我已经和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个小团队

一起长途跋涉了一个月。我们沿密苏里河岸而上，一路经过散

布在从密苏里州到阿肯色州边境上的代理行和教堂。我们这队

人是由一位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任命的专员带领着的，负责管理



科斯

印第安部落从密西西比河以西向东迁移的安居工作。除了完成

他的工作职责之外，他还会去走访各个不同的文明村落。

在这儿，请容我对我们这个小分队的可敬领队美言几句。

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与政坛生涯

中，他已经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淳朴、仁爱之心。他的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家族内部事务和处理执事、长老、市镇行政委员之间

的关系上。那本是康涅狄格河畔一个宁静祥和的小镇，可是突

然有一天他被召集骑上战马，挎上步枪，在渺无人烟的法尔威

斯特荒原上与半裸的猎手、边远林区的居民、赤裸裸的野蛮人

搅在了一起。

先生。他出生在英国，却是外国的血我的另一个旅伴是

统。他拥有大陆人与生俱来的轻快与随和。他已经游历过许多

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有很

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他一人身兼数职：植物学家、地质学者、

甲虫和蝴蝶的捕捉者、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毫不虚饰的素描画

家⋯⋯总而言之，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大师。此外，他还是一

个不知疲倦却总不是太成功的运动家。没有人比他更坚强，也

没有人像他一样越忙越快乐。

先生从欧洲来的，他就像忒勒马

先生左右，就像他的复制品一样，总是偶尔

我的第三位旅伴是陪伴

一样跟随在

译者①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帮助他的父亲杀死珀涅罗珀的求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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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给他的孟托 带来些困惑和不安。他是一位年轻的瑞士伯

爵，只有二十一岁，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活力逼人，乐于尝

试各种疯狂的冒险。

队伍中最爱管

在介绍了我的伙伴之后，我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位重要人物，

虽然他级别低，却是必不可少的：护卫、马夫、厨师、支帐篷

的人⋯⋯总之，是个总管。我还想加上一句

就像边境上的“吉尔

闲事和最爱捣蛋的人。他个头不大，又黑又瘦，是法国人与非

洲人的混血儿，名叫安托万，但是被我们亲热地起了个绰号叫

托尼什 布拉斯报”。他的生活过得杂

乱无章：有时混迹于白人当中，有时出入于印第安人部落，有

时受雇于商人、传教士或印第安人客户，有时又加入到了奥塞

奇人的狩猎队伍里。我们在圣路易斯认识了他。在那儿他有一

个小农场，一位印第安妻子，还有一堆同母异父的孩子。然而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每一个部落里都有一个妻子。事实上，

如果这个矮小的浪子所说的关于他自己的情况属实的话，他就

是一个毫无道德感、没有社会地位、毫无原则、没有自己的国

家甚至没有自己语言的人，他说着一口行话，混杂着法语、英

语和奥塞奇语。此外，他还是个声名狼藉的吹牛者和天字第一

号的撒谎家。听他夸夸其谈他那些骇人听闻的英勇行为和如何

在千钧一发的关头从战争或追捕中脱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译者注师。

①奥德修斯的忠实顾问，雅典娜通过装扮成他而成为忒勒马科斯的保护人及老



年轻人的期待。

在绘声绘色讲故事的当儿，他常常会时不时地大喘气，中断下

来，就好像他的嘴部突然神经错乱了；但我宁愿认为这是被他

冲口而出的谎话噎的，因为通常我接下来马上就会注意到这是

一个弥天大谎。

我们的行程是愉快的，偶尔住在属于印第安传教士们相隔

甚远的屋子里，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溪流附近幽静的小树林里

安营扎寨，睡在帐篷里。行程的后半程，我们往前赶了赶，希

望能及时赶到吉布森要塞，跟着奥塞奇族的猎手们参加他们对

大草原美洲野牛的秋季狩猎。事实上，年轻的伯爵对此已经进

行了激动人心的想像。草原壮丽的美景和桀骜不驯的个性让他

痴迷不已，小托尼什给他讲述的印第安美女与印第安勇士的故

事、猎取野牛和捕捉野马的故事，都让他热切地想投入到原始

的生活中去。他是一个勇敢而健壮的骑士，渴望逐鹿草原。听

他描述跟着印第安人进行艰苦的探险时他期待自己将会看到什

么、做什么、喜欢什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更有意思的是听小托尼什吹牛，他志愿申请在这项危险的事业

中充当他忠诚的侍从：教他怎样捕捉野马、放倒野牛，还有如

何赢得印第安公主的芳心。

“要是能看到燃烧的大草原就好了！”年轻的公爵说。

“我要亲手点着火！”小法国人大叫。



从吉布森要塞出发

一位印第安骑士

弗迪格里斯河 的浅滩

先生和他一起停

年轻人的期望总是会以落空告终，伯爵想参加野外狩猎的

计划就遭遇到这样的不幸。在我们的旅程结束之前，我们就听

说奥塞奇猎手们已经动身，踏上了前往野牛出没地区的征程。

伯爵还是决定，如果可能的话，追随他们的踪迹并赶上他们。

为此，他在离吉布森要塞几英里之遥的奥塞奇事务处作了短暂

停留，询问情况并做好准备工作。他的旅伴

留，而专员和我则继续往吉布森要塞进发。忠诚而可靠的托尼

致向南流入阿肯色河。 译者注

公里，大①美国堪萨斯州东南部以及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一条河流，长约

准备加入一个探险队新计划期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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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告知

什一路跟着我们。我向他暗示，他曾许诺要陪伯爵参加狩猎

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小跟班精得很。他知道专员因为工作职责

的原因，将在这一地区逗留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一直雇用

他，而伯爵的停留只是暂时的。因此这个夸夸其谈的小人儿突

然三缄其口。他对年轻的伯爵再也只字不提什么印第安人、野

牛、野马什么的，而是默默地跟着专员，一路无语，来到了要

塞。

然而到达要塞后，我们又得到一个新的机会漫游大草原。

我们得知一队巡逻骑兵，也许是步枪手，就在三天之前上的

路，要进行一次从阿肯色河到雷德河的地域广阔的野外考察，

其中还包括一段从来没有白人涉足过的波尼族人的狩猎地。也

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在强有力的护卫队保护下穿越那些危险又

充满魅力的地域。至于专员，由于公务在身，他得以要求这支

新组建的巡逻兵团听命于他，而他们将要考察的区域也被指定

为一些与他此番使命相关的游牧部落的定居点。

我们的计划立即成形并付诸执行。两个克里克族印第安人

被吉布森要塞的指挥官派去传令，赶上巡逻骑兵，并让他们稍

作停留，等待专员和他的小队人马与他们会合。因为在我们赶

上骑兵团之前，还有一段三到四天的通过荒凉野地的行程，所

以一队在陆军中尉指挥下的十四人骑兵步枪手被指派护送我

们。

我们传话给还在奥塞奇事务处的年轻伯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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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我们的新计划和新希望，并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然而，伯

爵没有办法放弃对那种彻底原始的生活的向往与激情。他回话

说，他愿意跟我们同行，直到我们发现奥塞奇族猎手的行踪，

因为追随着奥塞奇族猎手们与旷野融为一体是他绝不会动摇的

决定。而他忠诚的孟托，尽管对这个疯狂的计划感到悲伤，但

朋友间的忠诚使他不能抛弃伯爵。我们相约第二天早上在事务

处与护卫队一起集合。

现在我们为即刻启程做好了所有准备。我们的行李已经被

搬上了轻便马车，但我们这回要穿越的是一块无人涉足过的土

地，被溪流、峡谷和灌木丛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在这种地方车

辆反而会成为负担。我们要像猎人们一样，骑在马背上行进，

负担越少越好，因此我们的行李被精简到最低程度。每个人的

坐骑上都搭着两只袋子，决不能塞得太满，只是装着少量衣物

和大外套，剩下的行李被放在了驮马上。每个人都有一张睡觉

用的熊皮和两条毯子，还有一顶帐篷，以备万一有谁生病或遇

上坏天气还能有个遮风挡雨之所。我们自己又留心带了些面

粉、咖啡和糖，还有防备紧急状况的一点点咸猪肉，因为我们

主要依靠打猎为生。

在我们前一段行程中还没有被累趴下的马作为驮马或备用

的马跟着我们继续前行；但是考虑到我们即将开始的是一段漫

长而艰苦的旅程，其间不时地还得打猎，万一与不友好的野蛮

人遭遇，骑手的生命安全往往取决于他坐骑的优良，所以我们



日上午离开了吉布月

挑选马匹的时候都特别当心。我得到的是一匹强壮的银灰色的

马，有点粗野，但忠实而有力，胜过我先前骑的那匹勇敢的矮

种马。那匹马尽管有点疲惫，但还是坚持跟着驮马一起前进，

以备不时之需。

所有这些都办妥之后，我们于

森要塞，穿过它前面的那条河流，出发前往事务处集合。骑马

走了几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了弗迪格里斯河的浅滩，一片乱石

横陈于林木之侧。我们从河岸上下来，排成稀稀拉拉的队伍鱼

贯涉水过河。马匹小心翼翼地从一块石头跨到另一块石头，在

湍急而喧哗的水流中摸索着脚下的立足点。

我们的小个子法国人托尼什，和驮马一起殿后。他兴奋异

常，感觉自己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提拔。在我们之前的行程

里，他一直赶着马车，这在他看来似乎是一项非常下等的工

作；而现在，他成了马匹的主人。

他像猴子栖息在树枝上那样坐在一匹马上；他又唱又喊，

尖叫起来像个印第安人。他时不时地用他那混杂着法语、英语

和奥塞奇语的行话咒骂那些懒散的驮马，谁也听不懂他到底在

骂些什么。

在浅滩中跋涉时，我们看到对面岸上有个骑在马上的克里

克族印第安人。他停下来，站在一块石头上观察我们；那形成

了一道如诗如画的景致，与周围自然风光和谐地融为一体。他

穿着一件鲜艳的蓝色的狩猎上装，装饰着鲜红的花边，一块颜



色华美的手帕包在头上，就像穆斯林的头巾，一端从耳边垂挂

下来。他手里拿着一把长步枪，我们那位饶舌又爱管闲事的小

个子法国人用含糊不清的行话对着他大呼小叫，但那人在满足

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摇了摇头，掉转马头，沿着河岸飞驰而

去，很快就消失在树林当中。



第三章

步枪手印第安人事务处 奥塞奇人，克里

猎手克人，设陷阱捕兽者，猎狗，马匹，混血儿

贝蒂

穿过浅滩之后，我们很快就到了奥塞奇事务处。在这里肖

托上校有他的办公室和军火库，用于快速处理印第安人的事务，

以及礼物和供给的分配。事务处其实就是沿河两岸而建的一些

长排的房子，呈现出一派五彩缤纷的边疆风光。我们的护卫队

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有的人骑在马背上，有的人站着，有

的人坐在被砍倒树木的枝干上，还有的人在瞄准目标。他们是

杂七杂八的一群人：一些人穿着用绿色毛毯做成的双排扣长礼

服；另一些则穿着皮制的狩猎装；但大部分人是穿着让人瞠目

的剪裁得极为糟糕的衣服，简直没法穿的那种，显然是为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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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们的服装就是毯子、绑腿和莫卡辛鞋

次艰苦的任务才套上的。

这些人旁边是一群奥塞奇人：一些庄严的家伙们，无论是

穿着打扮还是容貌模样上都严厉而朴素。他们没有穿戴任何饰

。他们的头上光光

的，头发被修剪得很短很短，只在头顶留了笔直的一撮，就像

头盔上的顶饰，一绺头发挑衅似的长长地拖在后面。他们拥有

罗马人俊俏的长相，宽阔的胸膛；他们基本上都在腰间围着毯

子，赤裸着上半身和胳膊，这使他们看上去像高贵的青铜像。

奥塞奇人是我在西部所见过的长得最好看的印第安人。到那时

为止，他们还没有完全向近在咫尺的文明势力低头，也没有丢

掉作为猎手和武士的秉性；他们的贫困也使他们无法过度追求

服饰的奢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队衣着华美的克里克人。第一眼

看过去，这个部落的人在外貌上非常地东方化。他们穿着印花

布的狩猎衬衫，各种各样绚丽耀眼的颜色，装饰着鲜艳的花边，

腰间系着醒目的宽腰带，腰带上缀着珠子。他们的绑腿或是用

鹿皮做的，或是用绿色红色的布做的，装饰着流苏。他们的鹿

皮靴设计奇特，光彩夺目；头上则高雅地围着华丽的手帕。

除此之外，零星点缀其中的还有各种肤色的设陷阱捕兽者、

猎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欧洲人与非洲人的混血儿、

译者注①北美印第安人穿的通常用鹿皮制的无后跟软皮鞋。



一个上了年纪的设陷阱捕兽者

黑人等等，以及那些难以区分的游走于边境的一击即溃的乌合

之众。这些人在文明世界和野蛮生活之间出入，就像那些犹豫

不决的鸟儿和蝙蝠盘旋于光明与黑暗之界。

整个小小的事务处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铁匠铺里正为准

备出发忙得不亦乐乎：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正在给一匹马钉蹄

铁，两个混血儿正在制作铁匙，这是用来熔化铅做成子弹的

靴

他穿着皮制的狩猎装和鹿皮

把他的来复枪支在工作台上，一边指挥着操作，一边闲

扯着他的狩猎历险。几条大狗在铁匠铺里逛进逛出，或是懒洋

洋地晒着太阳；一只小野狗，怀着小狗们常有的好奇心，歪着

脑袋，竖着耳朵，观察着给马钉蹄铁的过程，就好像在研究某

种艺术，或者是在等着轮到自己被钉蹄铁。

我们发现伯爵和他的同伴，所谓的“艺术大师”已经为启

程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还是打算赶上奥塞奇人，跟着他们过

上一段围猎野牛和野马的日子，所以他们也相应地装备好了自

己：除了用于旅行的马匹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最出色的马

匹这些马匹在行进时跟着大家走，只在追赶野牛、野马的时

候才可以骑。

而且他们已经雇用到了一个名叫安托万的年轻人为他们提

供服务，他是法国人和奥塞奇人的混血儿。他将揽下所有的活

儿 烧饭、打猎、照看马匹，但他总是什么也不想做，就想

混在那群没出息的临时集结起来的人当中。此外，他还有点被



境的阿多尼斯

宠坏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男人，称得上是边

，又因为他姐姐是一个富裕的白种商人的情妇，

让他常常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变得更过分。

贝蒂。他是法国人和奥

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来说，在出发之前，专员和我本人都希

望能再找到一个熟悉森林的随从，可以作为猎手来使用。因为

我们的小个子法国人已经忙不过来了：又要搭帐篷，又要烧饭，

赶路的时候还要照看驮马。就有这样一个人自我举荐，或者不

如说是被推荐给我们，他就是皮埃尔

塞奇人的混血儿。我们得到保证，说他对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

掌，无论是狩猎还是跟着主战派，他都从各个不同的方向穿越

过这片土地。他既是一位向导和翻译，又是个第一流的猎手。

我得承认，当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并不喜欢

他的样子。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狩猎装，系着鹿皮绑腿，四处瞎

逛；他浑身脏兮兮的，还喝得醉醺醺，看上去就像长期刷日本

油漆的油漆工。他显然在三十六岁左右，大块头，身强力壮。

他的面貌还不算太糟糕，轮廓上跟拿破仑还颇有几分相似，只

不过棱角更分明，还有印第安人特有的高颧骨。

也许是他那深绿色的皮肤使他看起来跟我以前见过的一座

古老的君王的青铜胸像非常相像。然而，他的表情是阴郁的，

而羊毛帽和齐耳长的蓬乱头发使他更加与众不同。

译者所爱恋的美少年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



贝蒂提供服务，我会很高兴。但是，我们已经

这个人就是如此一副尊容，而他的行为举止也一样不招人

喜欢。他冷冰冰的，沉默寡言，不作任何承诺，也没有任何表

白，谈的只是他本人和他的马所必需的服务条件。我们觉得他

的要求非常之高。但是他一点儿降低条件的意思都没有，也一

点儿都不急着要确定跟我们的雇佣关系。总而言之，他血液里

红种人的成分多过白种人的成分。有人提醒过我不要相信所有

的混血儿，那是一个靠不住的背信弃义的种族，因此如果能够

避免找皮埃尔

没有时间再去寻找一个符合我们口味的人，我们不得不当场跟

他达成协议。接下来就是他着手做好跟我们出发的准备，并约

定在我们晚间的宿营地会合。

这就需还有一件事就是得把自己装备好向大草原进发

要一匹完全值得信赖的坐骑：我还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我买

的那匹灰马，虽然强壮、耐用，却粗野暴烈。最后一刻我终于

如愿以偿，得到了一匹出色的马：深栗色，健硕有力，活泼好

动，生机勃勃，状态极佳。我欣喜若狂地骑上马，把银灰色的

马移交给了托尼什。他为发现自己竟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骑士

而兴奋不已，以至于我担心他会明白那句古老而广为人知的谚

语：“马背上的乞丐。”



启 程

一阵拖长的军号声告诉大家启程了。巡逻骑兵们稀稀落落

地排成一列纵队穿越树林。我们也很快上了马，紧跟着他们，

但是却被不听话的驮马耽误了。尽管托尼什在不停地诅咒、吆

喝，可它们完全不习惯列队行进，在灌木丛里不是从这边就是

从那边溜出队伍。托尼什骑在他那匹英勇的灰马上，肩上扛着

一枝长步枪，闷闷不乐地跟着它们，声嘶力竭地拼命叫着骂着。

因此，我们没一会儿就看不见我们的护卫队了，但是我们

想方设法地跟随他们的踪迹，穿越巍峨的森林和纠缠不清的灌

木丛。我们经过了印第安人的棚屋和黑人的茅屋，直到薄暮时

分才到达了边疆农庄，这个农庄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贝里希尔的

移民者。农庄坐落在一个山头上，而巡逻骑兵们已经在山脚下

第四章



贝蒂，那个

的一个环形小树林里倚着小溪流安营扎寨了。农庄的主人虽然

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住处，因为他家里

正在流行传染病。他本人的情况看上去也不是太好，因为他尽

管体形肥硕，却面如菜色、体弱多病，说起话来也颤巍巍的，

声调忽高忽低，会突然从最高音降到最低音。

看到他的木屋差不多成了一个医院，挤满了病人，我们便

下令在农场附近的空地上扎营。

帐篷搭好没多久，我们刚刚雇用的新随从

奥塞奇混血儿就出现了。他自己骑在一匹马上，还领着另一匹

马，那匹马背上似乎背得满满的，都是为远征准备的补给品。

显而易见，贝蒂是一个“老战士”了，只要看看他是如何照顾

他自己和他为紧急情况所做的准备就一目了然。因为他是被政

府雇用，为专员服务的，所以他已经分到了定量的面粉和咸肉，

并包装好以防风雨。除了这匹用于赶路和提供日常服务的粗野

而强壮的马之外，他还有一匹打猎的专用马。跟他本人一样，

这匹马也是个混血儿。它是家养马和大草原上的野马的共同结

晶。这是一匹高贵的坐骑，精神饱满，行动矫健，还有一个极

佳的臀部。在事务处时他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的马匹钉蹄铁。无

论是上战场还是打猎，他在每一个细枝末节上都进行了充分准

备：肩上扛着他的来复枪，挎着牛角制的火药筒和子弹袋，腰

带里插着猎刀，马鞍处放着绳圈，有人告诉我们那就是套索，

或叫套马索，是用来捕捉野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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